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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资料窥测汉代旱、水田的生产与经营

张 凤（河南省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本文以汉代考古遗存中与农业相关的陶明器模型，如陶水田、陂塘、陶庄园模型
等，及画像、聚落农田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分别对水田、旱田相关分析研究，从耕作技
术、区划灌溉及农作物等方面比较论述，对我国两汉时期的农田形态有了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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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汉代的疆域东西横跨约 60 个经度，南

北纵越约 35 个纬度，东西南北地理环境、气候
物产相差甚大，因而宏观上受自然环境制约的农

业生产方式也大体分为旱田和水田。传统意义上
汉代水田主要分布在江淮以南地区，不过据《汉
书·地理志》记载汉代的青州，即今山东地区也
种植有水稻，这应该和灌溉水利设施的进步有

关。不过本文只是拟根据考古发现的遗存对汉代
的旱、水田形式及经营作以探讨，而两种农业生
产方式的具体分布范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农业方面的遗存数量、种类已有很多，内容

涉及到生产工具、家畜家禽、农作物、田地形
态、水利设施等等，学者们由此进行的有关农业
生产活动、农业技术、农业制度、农业经济形态
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
汉代农田遗存至今仍是凤毛麟角，因此相关深入

研究相应地较难进行，这一直是汉代农业经济研

究领域的缺环。笔者受到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
遗址重大发现的鼓舞，欲将目前发现的几处农田

遗存及陶器模型中所能够反映出的农田形态，以

及相关农业遗存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看出我国汉

代旱田、水田之间在生产、管理、技术、制度等
方面的异同。

一、水田

有关水田的遗存主要是陶水田 （或水田陂

塘） 模型，在四川地区大量发现，另外在贵州、

云南、广东、陕西汉中也有少量发现。而同样是
稻作农业区的两湖地区却几乎没有发现，有人认

为类似水田、猪圈等随葬明器可能更多的反映的
是随葬习俗，而不是真正的生产方式［1］。然而这
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以水田（陂塘） 这种

明器随葬，代表的应该是当地的实际的生产状

况、特征，然而随着文化的交融与社会的变化、
发展，渐渐地演变成了一种丧葬习俗，因地而

异。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认随葬明器能够折
射出某个时期社会风貌的价值。
汉代的水田（陂塘） 模型，基本形状为方形

或长方形，有单体的水田，也有水田与陂塘一体

的。依据这个标准，大体可分为两类［2］：
A 类，单体水田模型。例如陕西勉县东汉墓

M1 出土的 1 件陶水田模型［3］，长方形，中间一

条田埂将水田分为两块，田埂中有放水孔，两块

田面的均阴刻有不规则的横向线槽，可能表示田

畦（图一，1）。四川乐山麻浩崖墓博物馆馆藏的
1 件东汉水田模型，长方形，表现为丘陵梯田形

式。模型中间有一条隔梁分为两个部分，各个部
分表现为用许多田埂区分成的梯田。每块梯田的
面积大小差不多，几乎所有的田面上都表现了插

秧的情况，窝距、行距排列相对比较整齐［4］。左
半部分靠近堤坝中间的一小部分没有插秧的表

现，因为每两块梯田之间都有通水缺口，如果这

一部分空白可能表示水井，那么更容易理解水源

可以从上向下依次灌溉（图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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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水田与陂塘相连为一体的陶模型。这
种形式，水塘不但可以养鱼类等水产品，重要是

为水田提供水源。陕西勉县东汉 M2 出土了 1 件
水田陂塘模型，长方形，水田与塘之间由一坎相

隔。塘内塑有螺蛳、蛙、鳖、草鱼、鲫鱼。田、
塘之间的坎下有一通水孔，通水孔的两侧各有一

可提升式闸门，可控制放水量。水田中有一横沟
渠正对闸门水口，渠两侧分别为整齐的横田畦和

纵田畦［5］（图一，2）。四川彭山汉代崖墓 M661
出土的水田陂塘模型［6］。东汉中晚期，长方形，
水田与陂塘之间由埂相隔，陂池内阴刻有鲶鱼、
草鱼。水田被一条水渠又分为两块，每块内又被
“S”形田埂隔成两部分。水田内有阴刻的鲶鱼和
堆塑的螺，田面上还有小孔，可能象征收割过的

水稻留下的稻茬，因此该水田模型应该表示的是

冬水田［7］（图一，4）。

除了陶器模型，汉画像中表现农业生产内容

的也不少，涉及有农耕、播种、收获、加工等，但
是明显表示水田的就很少了。四川新都发现了一块
画像砖，上面明确表现了水田和陂塘相连，水田中

有秧苗，有劳动者在劳作；水塘中有家禽、鱼类和
莲耦，也有劳动者在举锄劳作。而水塘与水田之间
有一三角形可调节水量的缺口，可及时提供水田用

水，又可防止鱼等进入田地（图二，1）［8］。有学者
解释为水田中劳动者正在拄棍用足薅秧，这种方

法至今在川西农村仍能见到 ［9］。水田中秧苗窝
距、行距都比较整齐，可与陶水田模型相比对。

二、旱田

能够反映或表现旱田的一是陶庄园模型；二

是真实的农田遗存，当然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

据。1981 年河南淮阳于庄西汉早期的墓葬中发
现一座陶庄园，长 1.30 米，宽 1.14 米。分两大
部分：东部为陶院落，西部为田园。院落为三
进，由前院、中庭、后院组成，前院、中庭为主
体建筑，猪圈、厕所、厨房等都在后院。田园整
体呈狭长形，南部是旱田，旱田又分为块田（6

块） 和细条形田（12 块），块与块之间以垄沟分

隔，田内有整齐小孔，表示农作物；田园中部有

一个水井，通过与它相连的干渠向北通向水田；

水田被干渠分为东西两部分，每边有 7 块，共

14 块，中间以田埂隔开，每块内有苗（图三）［10］。
发掘者虽称有水

渠灌溉的部分为

水田，但是淮阳

地区位于河南省

东部黄、淮河冲
积平原，无有利

灌溉条件，不是

水稻之乡。并且
单从模型上无法

判断作物是否是

水稻，所以即使

认为是种植水稻

的水田，也是与

四川等地区的水田模式不一样，前者以水井灌

溉，后者以水塘灌溉，这也许正体现了由于地区

差异所导致的农田水利的不同。
2005 年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发现汉代聚落

遗址，因为它是由于黄河水泛滥而被淤沙深埋，

保存较好，几乎直现当时的房屋、农田状态。该
遗址共发现宅院 7 处，院落之间排列并无次序，

院落周围便是农田。
有学者推测“这就是当时的农业闾里空间分

图一 水田、陂塘陶模型
1.陕西勉县M1；2.陕西勉县M2；3.四川乐山麻浩崖墓博物馆；4.

四川彭山M661；5．云南呈贡小松山

图二 四川农耕画像砖

1．四川新都；2.四川德阳

图三 河南淮阳于庄汉墓陶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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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方面的大致景象”［11］，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居民
居住分散，农田位于聚落之中，可能是由于该地

区属于黄河滩地，不属于国家正规统计在册的居

民和土地［12］。不过三杨庄的农田遗存却实实在在
展现了当时的真实面貌。

三杨庄

农田位于宅

院周边，在

第三处宅院

东西两侧水

沟 外 和 北

侧，清理出

十分明晰的

排列整齐、
高低相间的

田垄遗迹，

田垄大多南

北向，也有

东西向的，

垄 宽 约 60

厘 米 （图

四 、 五）；
第三、四处
宅院之间也

有农田，田

地内发现有

车辙与牛蹄痕迹。

三、汉代旱田与水田的比较

1、区划与灌溉
目前还未有对汉代的水田遗址的大规模发

掘，如果仅仅是依靠陶水田模型，就无法估算汉

代水田的具体面积。不过根据陶水田模型，我们
可以看出，水田几乎都进行分区，分区的大小不

一样，有大区划的，如四川彭山出土的水田模型

被不规则分为 3 大块，陕西勉县 M2 出土的水田

模型被“十”形化分为 4 块；小区划的，如云南
呈贡小松山汉墓出土的一件水田、陂塘模型，水
田被整齐化分为 12 小块（图一，5）［13］，还有陕

西勉县 M1 出土的水田模型被条状划分。四川德
阳收集的一块画像砖表现有树木、方块田及人挥
舞镰刀活动，有学者称为“祭祀灵星舞”，即表

示农耕祭祀的画像（图二，2）［14］；也有学者认为

是播种画像［15］，应该是反映了当时农业的一个真

实场面。笔者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即这块画像砖
展现的是劳动画面，这里着重要提的是田地的形

态是整齐划分的方形块状田，也体现了区种划

分。四川乐山麻浩崖墓博物馆藏的水田模型属于
梯田，也被分为很多块。由此可推知，至少东汉
时，西南地区水田一般都划分区种植。西汉成帝
时的汜胜之以殷商伊尹提出的“区田法”为依
托，提倡“区种法”。“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
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
必为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
可区田”［16］。汜胜之还提出“种稻，区不欲大，大
则水深浅不适。”因此将田区划不但不受平原沃野
的限制，还更利于因地制宜地栽种、管理、浇灌。
根据需要，田内可以有若干条渠道进行灌溉，如

陕西勉县 M2 的水田模型的水渠，还有闸门可控

制水量。还可在田间沤肥，通过灌溉，将肥料运
至田中。彭山汉墓出土的另外一件水田模型的中
心堤坝的陂塘侧面具有三角形的隔开部分，应该

就是沤肥池，堤坝中间也见到一个洞，就是排水

洞（图六）。在沤肥池里发酵的绿肥和陂塘的水搀
在一起通过水渠而灌溉到水田，可见当时的陂塘

水田里设有沤肥池，与早期区田的要求相一致。

汜胜之提出的“区种法”，其中块状区种根
据田力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种分区面积不
同，但是面积都很小，一亩可化分三千多个小

区［17］。这种区种法适合于山陵、坡地等零星土地。
西南地区大量区划水田的发现，体现了至少在东

汉时期，区种思想已经影响到该地区，并被广泛

应用于生产。区种的优点还有不用牛耕，可以救
济牛荒。东汉永平十八年，牛疫旱灾并起，上诏
令区种［18］。
而旱地的耕作，我们所见的如淮阳陶庄园土

图五 内黄三杨庄三号宅院
平面布局示意图

图四 河南内黄三杨庄
三号宅院西侧耕田

图六 四川彭山汉墓出土水田、陂塘陶模型

从考古资料窥测汉代旱、水田的生产与经营

56



四川文物 2009年第 6期

地例，在庄园围墙内的土地面积必定不会太大，

所以可能不会是普通意义上的农田，笔者推想有

可能是种植一些蔬菜之类的田地，小块分区可能

是种植不同的作物，同时也便于浇灌，因此发掘

者所指的田地北边的“水田”，笔者也认为可能
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种稻水田。淮阳庄田地模型成
条状分布，与汜胜之的条状区种规划比较接近。
汜胜之将每亩（汉亩长 240 步，宽 6 步） 田横向

划分 15 町，中间留有人行道和小沟，便于行人

和灌溉，每町划分若干沟畦，作物不同，植株的

密植程度也不同。三杨庄的农田，勿庸置疑向我
们展示了西汉时期真实的农田景象，大面积平坦

的土地，整齐的垄沟，附近有水井，井水灌溉或

引黄河水灌溉。
2、耕作技术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
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这其实也
是对南方普遍的水稻耕作方式的一种描述。传统
意义上认为火耕水耨与“缦田法”是一种粗放
的、落后的耕作方式。而所发现的陶水田模型及
农耕画像告诉我们，汉代大部分地区的水稻种植

已经具备了分区规划、育苗插秧、整齐划一、塘
水灌溉、塘水养鱼等先进的精耕细作和发达的灌
溉系统，及可循环的生态系统。然而至今，据所
公布的资料，具有发达水稻耕作的四川地区却没

有发现确切的牛耕实例，虽然在四川木里县发现

了一件铁犁铧［19］，但也不能充分证明牛耕的存

在。河南、山东、江苏、陕西等地经常可以见到
表现牛耕的汉代画像，然而在四川地区所发现的

许多农耕画像，尽管从画像上能看到从播种至收

割的一系列农业活动场景，却从没表现牛耕的画

像。事实上，像如上所示水田的小面积区划并不
适合牛拉犁去耕作，牛耕适用于大面积的整体耕

作。面对四川当时发达的农业，有人认为解释为
其得利于都江堰等先进水利的建立及当地传统生

产方式与汉代律令相结合［20］。以上说明，牛耕、
铁犁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的农业耕作。
而三杨庄发现的大面积的农田，整齐的垄畦

就适合于牛耕，并且在三杨庄遗址发现了铁犁铧

和铁镰，在田地里还发现了牛蹄印，这些都证实

了在西汉晚期的普通农田耕作中实行了牛耕。
三杨庄田垄的发现也证明了汉代旱地耕作条

播法也取代了缦田法。在秦汉以前主要是施行最
简单的缦田法。缦田是“不为垄者”，即没有行
垄的耕作法，是一种粗放农作方式。因为缦田是
撒播，无行无垄，缺点很多。它虽然可以在播种
时省时省力，但浪费种子。而且幼苗长出后密集
丛生，以致中耕、除草都需要付出额外的劳动，
并且产量比较低。于是后来逐渐出现了有垄的条
播法（也就是垄作）。
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提出“代田法”：
“过能为代田，一畮三圳。岁代处，故曰代
田，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为耦，广尺、
深尺曰圳，长终畮。一亩三圳，一夫三百亩，而
播种于三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
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耔（耔与
芓同，食货志作芓，《诗小雅甫田》作耔。此处
引用食货志，以作芓为妥。），黍稷儗儗。’芸，
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
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

也。”（汉书·食货志）
畮即亩，古代又指田垄的上部；圳，也写作

甽、畎，即垄沟。“一畮三甽”的一亩地共分三
个垄沟，每垄沟宽一尺，深一尺，长度相当于一

亩地的长度。汉代一亩地宽一步 （一步六尺），
长二百四十步。将种子种于甽中，等苗生叶以
上，中耕除草，不断用垄上的土覆盖苗根，至盛

夏，垄平了，苗根也深埋在土中，保墒防风，有

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实行“一畮三圳”代田法的
优点是：首先，与缦田法比较，作物种植时整齐

的分行，有利于更好的通风和吸取阳光；其次，

通过在不同时期将垄上的土壤推至沟，可以使成

长中的植株根部土壤变得厚实，以达到保墒、防
风得效果；第三，植株得整齐排列，可使农民在

作物间走动，方便中耕［21］；最后，代田法是在条

播法的基础上，在促进作物生长、利用土地上更
进一步，三圳每年换位一次，既减少“莱田休
耕”（整块地休耕） 土地资源浪费，又能常保地
力。同时，与代田法配套推广的还有耦犁耕种，
有专人教民使用，这样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也

提高了粮食产量。
按照上述尺寸，一垄加一甽的宽度为二尺，

汉代一尺相当于现在 23.5 厘米，二尺就是 47 厘

米，而三杨庄一垄一沟的宽度是 60 厘米，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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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完全符合。但是这没有必要引起我们对古代
制度的深究，因为这之间存在制度实施的问题、
耕作过程中农田改变的问题，也许还包括今天我

们测量标准的问题。不管怎样，三杨庄农田的发
现对于观察汉代农田形态、耕作技术、耕作制度
都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3、农作物及农副产品
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从以往发
现的遗存中很容易看出来，水田的粮食作物是水

稻，旱田的粮食作物就可以是麦子、大豆、高
梁、谷子等，另外宅院内外及田间地头还可以种
植桑、麻、瓜、果、蔬菜等。 《汉书·食货志》
上记西周时期已明确规定谷物、树木的种植及家
畜家禽的饲养：“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
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
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蓏殖于疆
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
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不过当时政府规
定、提倡种植、养殖的主要目的是“仓廪实”，
以自给。战国时期宅院中种植桑树也得以提倡，
基本是继承了前期的思想［22］。西汉历代皇帝也均
提倡宅中植桑树，汉景帝曾多次下诏劝农桑：

“（后元二年，公元前 142 年） 朕亲耕，后亲桑，
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
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

害。”“（后元三年） 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
可得衣食物。”［23］而三杨庄庭院后种植桑、榆的考
古发现，正符合文献记载的当时朝廷的提倡和规

定，因此这种房后种植的做法在当时应该很普

遍。当时的家庭妇女肯定也较普遍从事有养蚕、
纺织等这类副业，三杨庄二号庭院前的编织遗迹

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养蚕、纺织应该也是家庭收
入的来源之一。
而水田农业中也有其恰当、独特的副业。如

冬水田，或水塘里可以养鱼、鳖，这些养殖可能
是专门养殖，也可能是捕捉野生的放在池塘或冬

水田中短期养殖。另外池塘中还可种植莲、菱角
等，这些水产品不但可以满足自家需求，还可买

卖转化为经济收入。另外，体现了当时土地资源
综合利用及可循环的生态农业观念。可见，旱
田、水田，因为其生产条件的差异，而决定了主
要粮食作物的差别，以及综合利用、经济作物种

植和养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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